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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耕文化之振兴路径 

曹红亮 

上海农耕文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累积形成的,其流变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体现为农耕社会——

半农耕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过程｡今天,上海作为全国城镇化率最高､受城市商业文明影响最深的城市,传统

乡村及其相应的农耕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曾经有过上海不需要农业､农村的思想倾向｡今天,乡村的价值被重新评估和发现,

特别是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的提出之后,上海各方面都行动了起来｡那么,作为上海乡村文化根基的传统农耕文化在今天

该如何振兴呢? 

首先,要从思想上重新认识农村及农耕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不平衡,城市与乡村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城里人”“乡下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甚至在上海市区内,还有“上只角”和

“下只角”的区别｡乡村和农民及其相依存的农耕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低劣的,城市与市民及其相依存的商业文化被认为是先

进的､“高大上”的｡人们以“乡巴佬”“农民”身份为羞,以“城里人”“吃商品粮的”为荣,恨不得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洗净

自己身上与农耕相关的文化烙印｡这其实也是我们近百年来受到以商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之后文化不自信的一种表

现｡ 

而当前要振兴农耕文化,首要从上至下实现一种思想意识的转变,即改变人们对农村和农耕文化的鄙视,恢复对农村与农耕

文化应有的自信｡今天,这种自信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需求｡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文明

不但不比其他文明差,相反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本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同时,上海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不可能城市无

限的扩张,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村消灭变成城镇,不可能没有广阔的农村作为其生产发展和生活宜居､生态涵养的腹地｡这就决定了

上海同样需要乡村｡ 

其次,政府部门要担当起保护农耕文化的责任,做好农耕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方案措施等系列基础性工作｡在城镇化浪潮和商

业文化的侵蚀下,当前上海的农耕文化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在现实利益面前,普通百姓自然而然地会作出有利于自己当前利

益的选择｡乡村是否萎缩乃至消亡,传统农村风貌是否需要保存,农耕文化是否能被传承,这些一般都不会成为他们作出选择的考

虑因素,而这些恰恰是政府需要从长远和整体需要考虑的｡在普通百姓作出自然选择的时候,如果政府此时考虑不周或者缺位,其

对相关农耕文化的传承影响将是深远的｡从32片上海市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到各区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建设,上海在这方面

作了很多努力,但是还缺乏农耕文化振兴的整体规划方案,缺乏对现存上海农耕文化的梳理分析,也缺乏整体协调一致的保护和

发展的措施｡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再次,要围绕农耕文化的承载主体和空间这两个核心要素上下功夫｡上海农耕文化承载的主体是上海乡村居民,农耕文化所

包含的如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

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因素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而农耕文化承载的完整空间则主要为乡村(城市中当然也还有很多农耕文化的遗

存)｡因此,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上海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留住人,保住村”｡没有了这承载主体和承载空间,文化自

然无从谈起｡ 

当前,如同全国很多农村一样,上海的农村人口正迅速萎缩,特别是青壮年群体几乎是集体出走,奔赴城镇｡在上海城乡接合

部虽然有不少非沪籍人口的流入,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能真正融入到当地居民之中;且随着上海加大外来人口整治工作的深入,

这类人口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时,上海各郊区乡村空间也大大受到蚕食,很多乡村在城镇化浪潮中消失,传统乡村风貌在工业化

的侵蚀下变得支离破碎,农耕文化正在失去其依存的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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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留人”?其实,如果能实现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话,那自然能够留住人,而且乡村会比城市更有吸引力｡在总要求一步步实现之前,特别是在某些乡村产业发展还不能实现兴旺之

前,上海应该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的调控力,在教育､医疗､交通､文化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城乡均等化,为乡村

振兴先“输血”,筑巢留人,保住乡村振兴和农耕文化振兴的根本｡ 

如何“保村”?上海应该根据城乡接合部､近郊､远郊等不同区域的特点,综合考虑村庄演变规律､集聚特点和现状分布,结合

农民生产生活半径,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和规模｡在现有城镇化趋势下,既要合理归并乡村让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又要避免随意撤并

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要为上海城乡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在城市影响力超强的上海,要特别注意乡村格局完整

性的保护,预防城市工业文明对乡村空间的肢解和破坏,防范乡村景观城市化,努力形成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的城乡发展形态｡ 

最后,要吸收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传承､发展､重塑当代农耕文明｡今天,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碾压下的上海乡

村,其主体性与独立性正逐渐瓦解,其相应的农耕文化走向衰微｡振兴上海农耕文化,首先是强调传承,把有价值的农耕文化重新

挖掘出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保护和传承｡但是,农耕文化的传承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广富林遗址博物馆或者地方志中,这样的传承

终究是“死”的,更重要的在于发展｡比如综合考虑乡村农田､农舍､山体､果林､水体､道路的空间关系,注重保护村舍-街巷-农田

的空间布局形式不受城镇的侵蚀;｡还比如通过民俗的发扬､农耕文化节的举办等形式,大力继承发展农耕文化｡ 

但如果这种弘扬只是通过外力的“强力”打造也是无法长久的,或者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根本的传承和发展还在于结

合时代重塑当代上海农耕文化｡当前,上海城镇化率已达90%以上,截至2018年底,上海城镇常住人口2120.88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仅 297.45万人,城市商业文明已经无法阻挡地深入到乡村及其文化之中｡上海乡村的建筑模式,以及乡村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等等方面,无不深深打上了城市的烙印｡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动及其集体公共空间的丧失,也使得传统农耕文化社会的“熟人社

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面对时代的变迁,振兴上海农耕文化,就是要面对现实,坚持批判性继承的原则,在保护和发扬其天

地人和谐的生态循环､熟人社会的邻里相助､传统的建筑格局､民俗节庆､神话谣谚等等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基础上,适当吐故纳

新,使得上海农耕文化能够继续传承发展,发扬光大｡比如传统农耕社会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就应被抛弃,还比如传统农村建筑方式

已满足不了现代乡村人的需求｡而同时,上海城市商业文明中形成的“关侬啥事体”“跟侬搭啥界”独立自我意识以及契约精神､

规矩意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乡村社会借鉴｡上海的农耕文化急需在当代土壤中重塑,“鲜活”地生存于人们的生活中,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份贡献｡这正如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所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

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

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上海虽然是一个商业髙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其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乡村振兴战略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振兴农耕文化,既需要从上述多方面综合努力,也需要与产业､生态､治理等方面相结合,更需要润物无声､久久

为功的坚持｡ 

(作者单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